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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就像一个大
县城，朴素、灰暗，充满旧年的气息，只有二环以内霸气、辉
煌，因为二环以内有壮丽的故宫、有气势恢宏的天安门广
场，二环上还有现代化的立交桥，到北京之前，我还没有亲
眼见过立交桥，沈阳的立交桥，是在我离开沈阳以后才修
建起来的。但在北京更广大的区域里，新建筑并不多，那
些建筑也不是历史建筑，而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建起
的火柴盒式楼房，既不新也不旧。在西部的高墙大院儿
里，还潜伏着一些苏式办公楼和大礼堂，也都是新中国成
立后修建起来的。那些苏式建筑建成也才30年，人们司
空见惯，没谁把它们当作文物，直到2012年，北京电影制
片厂被拆（后保留了三栋办公楼），原址被一个房地产项目
取代，人们才意识到这些建修不过几十年的现代建筑群，
因为是特定年代的产物，体现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文化气
息，而同样具有文物价值。

但相比于现在的高楼林立，我更喜欢八十年代的北
京。这不是因为我守旧，而是因为当下的城市规划有太多
的缺点，尤其是建筑、街道的尺度过大，完全忽略了人的感
受，会给人带来压迫与不适，更不用说带来很多不方便。
很多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你看得见马路对面，你却走
不过去。人与建筑的关系不是和谐的，而是被割裂了。普
罗塔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城市是为人服务的，首先
要考虑的就是人的感受，许多现代建筑则违背了这个原
则，让城市变得“高大上”的同时，日益让人产生隔膜感，遥
不可及。

八十年代的北京虽然有些陈旧，却是温暖的、可爱的。
那时候还没有三环，从今天紫竹桥到苏州桥的那一段三环
路，两边的行道树是高大的银杏树，每逢秋天，走在这条西
三环北路上，抬头可见一树金黄，低头可见一地金黄，随手
捡起一片银杏树叶，都可以当作书签。公主坟立交桥那时
是一个环岛，环岛内是一片树林，可以徜徉漫步，树林里有
长椅，可以坐在上面小憩，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洒下来，有
如一片片飘落的银杏叶。公主坟环岛周边有许多公交车
站，许多线路在这里换乘，那时每逢周末，我都从西北郊的
大学去丰台张叔叔家，从颐和园新建宫门（东南门）坐374
路，依着昆明湖东路一路南行，又沿着昆玉河开往公主坟，
再从公主坟换335路到岔路口，就到了张叔叔住的那个部
队大院儿，两条公交线纵贯北京西北和西南，都在二环以外
（今天的三环和四环的位置上），沿途街景一点不繁华（那时
的公主坟连现在的城乡贸易大厦也没有），但那时北京的宁
谧气质，让我这个离家的学子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坐在
公交车上，抬眼可见西山，黛青的山影一路陪伴自己，内心
一点不会感到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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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是一所培养国际关系人才的学校，校名是陈毅所
题，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绝佳舞台，在这里可以及时看
到外国知名媒体的新闻，看到欧美流行的文艺大片，还有
世界各国新闻和时政类杂志，像《时代周刊》《新闻周刊》

《亚洲周刊》等，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里，这些条件都是
得天独厚的。但它更是一个具有文艺范儿的学校，出了许
多文艺人才，代表人物之一，就是84级日法系的刘欢。刘
欢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长，没事就在我们那个破礼堂里，用
公家的乐器弹弹唱唱，竟无师自通。刘欢后来毕业留校，
我选修过他的西方音乐史。他自备一台录音机，放在讲台
上，从贝多芬到莫扎特，他讲到哪里就放到哪里。刘欢出
名是在我上大二的时候，他为电视剧《雪城》唱了主题歌

《心中的太阳》，又为电视剧《便衣警察》主唱了主题歌《少
年壮志不言愁》，一下火遍全国，演唱会邀约不断，但在校
园里，他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教师。我记得有一次费
翔在首体开演唱会，演出名单里有刘欢，但那天晚上刚好
有他的课，我心里还在嘀咕，这课还上不上，因为没有收到
教学处的通知，我们就按时去了教室，上课时间一到，他准
时出现在教室门口，根本没有去演唱会，我对刘欢的敬佩
之心油然而生。他住2号楼教工单身宿舍，与我的班主任
李家兴老师的宿舍挨着（中间隔着一个楼梯），那时他们都
没有结婚，我们去李家兴老师的宿舍蹭吃蹭喝，扭身就拐
进了刘欢的房间。那是筒子楼里的一间，里面摆着一架钢
琴，时常在夜晚，刘欢给我们弹琴唱歌，为了不影响楼里居
民的休息，他会压低嗓音，低吟轻唱，现在回想起来，何等
奢侈。

那时大学的主要文娱活动有：周末在食堂办舞会，我
们开玩笑，一转圈儿可能踩到一块排骨；在电教室或者大
礼堂看大片，欧洲美国、苏联日本都有，但都是原版，没有
翻译的，也有时由我们的同学或者老师做同声传译，至今
难忘的，是看苏联喜剧片《三个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遭
遇》，因是同声翻译，现场感极强，全场同时爆笑，气氛真是
热烈；大学的网球运动也是如火如荼，校园虽小，但网球场
地很多，在北京高校算是凤毛麟角，在北京大学生网球比
赛中也一直名列前茅，我大学时的体育课就是选修网球，
我的一位学长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竟然考上了国际网球裁
判资格，成为温布尔登网球赛的裁判，据说当时中国能获
此种资格的人凤毛麟角；但最值得一提的，却是我们的“春
晚”——其实是“新年晚会”，因为春节是放假的。可以说，
因为有刘欢在，所以我们“春晚”水平一直不逊于央视的春
晚，因为每年“春晚”（“新年晚会”），刘欢都是“总策划”兼

“总导演”，请来最顶尖的“大腕儿”，像毛阿敏、那英、解小
东、李金斗、陈涌泉、侯耀文、石富宽等，最后压轴的，当然
是刘欢。只是硬件差了点，只能在那个红砖砌成的旧礼堂
里，好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的，什么现代化设备也没
有。当然演员们也没有“出场费”，全部都是友情出演。但
那种近乎狂热的气氛，我后来在任何一个演唱会都没有见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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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历着转型时代的中国，转型时代的中国依旧是
贫穷的，我们与中国一起成长。我读大学时，爸妈每个月
给我生活费50元，我记得那时我爸爸的月工资一百多元，
妈妈的月工资六十多元，他们都是军人，军人的待遇比地
方要高，家里的孩子又少（只有我一个），所以我们的家庭
生活算不上拮据，但爸爸并不打算让我过得太“富裕”，为
的是让我养成“计划经济”的习惯。我们这代人，都是数着

钱花的，不会毫无目的地浪费钱。我们每天吃食堂，花费
不能超过一块多。大学食堂的小炒（记得有香菇肉片、宫
保鸡丁什么的），每份一块到一块二不等，我可以偶尔“涉
猎”，打一下牙祭，但不敢敞开吃，因为在“计划经济”思想
主导下，不能为所欲为，至少要留一些钱购买书籍和生活
用品。我为校报写稿，有时能得稿费十元，立刻会觉得阔
绰许多，可以买十份小炒，有“一夜暴富”的幻觉。

有一次从微信上看到刘震云老师在北大的演讲视频，
说他当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大食堂里的菜分成四个

“阶级”，有五分钱的（如炒土豆丝、炒洋白菜），有一毛钱的
（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一毛五的开始有肉（鱼香肉丝、
宫保鸡丁），两毛钱的就是回锅肉、红烧肉、四喜丸子了。
他说他是个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他从没接触过，跟
它们不熟，他能够享受的人间美味是锅塌豆腐。人生最大
的惊喜，不是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你排到时，发现你是最
后一个买锅塌豆腐的人，盆里的汤汤水水，全归你一人所
有，拌着米饭吃，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最悲催的是你
前面一个人有锅塌豆腐，到你没了。他买到锅塌豆腐以后
会看你一眼，这就进入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范畴，里面有
庆幸，也有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听了这段演讲，我的感
受是：第一，北大的伙食比我们大学好，品种丰富供应充
足，在我的大学里至少没有见到过锅塌豆腐；第二，刘震云
老师比我年长十岁，他读大学（78级）也比我早八年，八年
来物价涨了不少，我们虽然出手比他大方，但在大食堂的
生活并没有改善多少，没有实现吃饭自由。刘震云老师对
于在大学吃食堂的状态和心态的把握，堪称传神。

除去吃饭，我们最大的花销就是买书，手头再阔绰一
点，还可以买港台歌星的盒带。北京大学三角地那有一家
新华书店，我和同学们去买书，经常要排队，有时还要预
订，书店会提前贴出预订海报，我们先去交了书钱，几日以
后才能拿到书。我的许多书都是这样买的，包括李泽厚

《美的历程》，刘再复《性格组合论》，赵园《艰难的选择》，程
德培、吴亮主编的《探索小说集》、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
等。我们的宿舍里，每个人床边靠墙的位置上都有一个用
木板搭起来的简易书架，我们每天课余躺在床上读书，夜
里伴书而眠。好在那时很瘦，一米八一的我只有一百二十
六斤，所以原本不宽的单人床被书籍占了一部分空间，依
然不觉得狭窄。四年下来，饭都吃不饱的我们居然攒了一
批书，有些书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很多年后我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董事长董
秀玉老师聊天，她说到有一次她们去书市上卖书，听到有
两个年轻女工悄悄商量，从今天开始她们俩合吃一份饭，
省出一份饭钱买书。说到这里董老师哽咽了，我的眼圈也
红了。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买书，那一代大学生谁不曾有过
这样的经历？

后来我参加江苏卫视《我在岛屿读书》节目拍摄，才听
余华、苏童说到他们都曾用“书票”买过书。物资匮乏的年
代，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于是各种票证应运而生，每张
票上都印有数量，比如粮票上印有一市斤、五市斤等，有钱
有票，才能购物。我印象中的票证有粮票、布票、糖票、油
票、酒票、烟票、肉票、盐票、煤票、豆腐票、糕点票、酱油票、
粉丝票、肥皂票、火柴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商店里
的商品寥寥无几，并不令人眼花缭乱，各种票证品种之多，
倒是令人眼花缭乱。这些票，涵盖了柴米油盐、烟酒糖茶等
各类商品，其实是对有限的物资进行分配的一种方式，但也
仅能保证每个家庭最低程度的需求。没有票，什么也甭想
买到。我上大学，爸妈还专门给我带了全国粮票（地方发行
的粮票在北京不能用），在食堂买饭，不仅要钱，也要粮票。
然而买书还要票，我却闻所未闻。余华说，因为纸张缺乏，
所以买书要凭书票。书票不仅规定着买书的数量，而且规
定只能买什么书。他说：“在我们海盐，最早是大家都在外
面排队，他们是发书票的，而且书票是随机发放，每一张书
票上还写着书名。比如给你的是《高老头》，给我的是《战争
与和平》，那我就感觉发达了。因为《战争与和平》有四本，

《高老头》只有薄薄的一本。可五十张书票发完以后，后面
排队的人什么书也买不到了。”

苏童说他当年凭票买书的经历更惨，因为轮到他的时
候，只剩下一本《微积分》。书店店员问他：“只有这本书，
你要不要？”苏童说：“要。”他说：“我数学很好，跟读过这本

《微积分》有关系，《微积分》天天照耀着我。”
食堂的饭菜没有油水，深夜读书时常饥饿难耐，实在

忍不住了才肯泡方便面吃。我们舍不得买成袋的方便
面，成袋的方便面每袋五毛钱，我们从西苑百货商店买
里面的干面饼，每块只要一毛钱，缺点是没有调味包，对
我们来说，能充饥就好，对味道没有要求。对精神食粮
和物质食粮的双重渴望，伴我们度过了贫瘠而丰饶的大
学时光。

图书馆是免费阅读之地，或许是同学们都意识到这一
点，因此图书馆的座位非常紧张，去那里需要提前占座，去
晚了就座无虚席。开门之前，同学们都云集在门口，大门
一开就蜂拥而入，占领各自的领地。我有一位学长，与他
的夫人就是在图书馆抢座位认识的，不打不相识，相识成
一家，终于结成夫妻。

校园里夜深人静，图书馆里却灯光明亮，人满为患，每
个人案头都摊着书，专注地阅读。我喜欢图书馆的气氛，
也喜欢图书馆里的味道，那是由陈年的木器与纸墨的芳香
混合成的味道，多年后依然萦绕在我的记忆里。图书馆里
最吸引我的是现刊阅览室，王蒙、刘心武、冯骥才、张贤亮、
蒋子龙、铁凝、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马原、乔良、洪峰
等当代作家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那里读到的。大学办学术
讲座，大讲堂永远人满为患，连窗台、过道、楼梯上都坐满
了人。

这就是我经历过的八十年代，重精神，轻物质，充满
理想主义，每个人心中都想着未来，因而每个人的精神
都是饱满的。虽说转型时代的中国依旧贫穷，但依旧贫
穷的中国充满希望。八十年代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留下
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以至于我经常一厢情愿地把人分成
两种，不是男人和女人，不是好人和坏人，而是经历过八
十年代的人和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

像其他大学一样，我的大学也有文学社，叫“先河文学
社”，也是从学长们那里传承下来的。到我们这一届，我、
紫光等人都主持过《先河》杂志。没有经费，我自己画插
图，请朋友帮助打字，是打在蜡纸上，然后拿到打印社去刷
印（不能叫印刷）。那时圆明园周边是一些村庄，我骑着自
行车在村子里窜来窜去，找到一家打印社，几期的《先河》
杂志都是这样油印出来的。

我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国际关系方面的人才，因为我最
钟爱的还是写作，决心把写作的“牢底”坐穿。因为在我眼
中，文字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我后来在《故宫的书法风流》
一书中说：“古代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由汉字连接起来的
王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必定会想到统一汉字，因为当时
各国的大篆千差万别，只有‘书同文’，‘国’才算是真正地
统一。没有文字的统一，秦朝的江山就不是真正的一统。”
而汉字的艺术，无疑是一切艺术的根基。汉字与汉语之
美，让我对它们始终充满迷恋，那是我心中永不消逝的电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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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休息，上午和王特谦渡江至黄鹤楼游览拍照，下午
归来至中山公园，游人极多，晚上至蜀珍晚餐，到上海剧院看《空中女侍》……”

黄鹤楼、中山公园、蜀珍、上海剧院，仿佛纸上残存的墨点，用笔依序串联
起来，就是他一天的行迹。那是一九三八年初春的一天，属于江城武汉的普通
一天。

时空远隔，后人只有以想象的汁液充填历史辽阔的空白，或可让这“一
天”脱离泛黄的纸页和规整文字的拘束，在浩瀚时空中重新变得灵动、鲜活
起来。

虽在战时，中山公园的游客却不少。阳光呈浅淡的金色，将可及之物都
染上了一层暖色调，但不足以驱散初春的寒气。这寒气也来自战火，敌人的
刀锋自上海沿长江不断向西逼近，江城遭到敌机越来越频繁的轰炸。阳光
下走着的他，留一头偏分的短发，长方脸上一对剑眉凸显英气，他和战友着
一身戎装，一路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

半个月前，他随部队飞抵武汉，已多次参加对日空战。几天前的2月18
日，刚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空战，他所在的三人战斗队追击逃窜的一架敌机，
一直追到黄陂的田野上，将敌机击落——这是他飞行生涯中击落的第三架敌
机。今天轮休，他和战友来到中山公园看这里陈列的一架日机——96式双翼
驱逐机，机身全金属，一个座舱，两架固定机枪，体型看上去比E-15小。这种
机型，他在空中还不曾遭遇过……

日记的主人，是我国第一代空军飞行员龚业悌。1938年2月至4月间，他
所在的中国空军第四飞行大队驻扎在武汉。轮休时，他的足迹涉及城中不少
地方，除前述几地，他还去过寅阳门、冠生园、汉口球场、付家墩……会友、购
书、看电影、寄信、逛公园、打弹子球、吃饭……行迹透露了他的文艺气质。他
笔下不只有战事的紧迫与悲壮，也有与日常相依的点滴细节。若在和平年代，
他会否成为教师、作家或者其他与军人无关的职业者？

斗转星移间，他去过的那些地方有的已易名，有的被新的建筑物替代，无
旧迹可觅，有的在旧物之上嫁接了新的形态，而这片土地遵循四季轮回，依然
生机勃勃。中山公园的植物缤纷，呈现初秋应有的斑斓色调，园中添加了不少
现代游乐项目。不远处双江奔流，交汇，波纹粼粼反映天光。天光之下，新城
迭代焕新，愈来愈大气宏阔，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亦一代代生命接续，完成
着属于这座城市的蓬勃、丰富、驳杂又生动的日常叙事。

在龚业悌写下这些文字七年后，中山公园上演了必将被铭记史册的一
幕。这一幕，也长存在照片的黑白影像与文字力透纸背的记述中。1945年9
月18日，从循礼门至硚口的中正路（现为解放大道）上，站满了围观的人群。
中山公园是这长线中间的一点，在园内西北角有一座长条形平房，门楣上新悬
三个金色的字——“受降堂”。

这一天，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以日军的投降宣告结束。是夜，整个江
城被锣鼓和鞭炮声点燃，人们彻夜不眠，在欢庆和纪念的泪水中释放积压多年
的情绪……曾经长达数月悲壮而激烈的“武汉保卫战”，成为这场抗战的重要
转折点。

那一时刻，在远离武汉的地方，龚业悌告别了长空——他在1940年9月
13日重庆的一场激烈对日空战中，被几架日机围攻，他驾驶的飞机被炮弹击
中，机毁人伤，身负重伤的他自此告别了飞行员生涯。在此后无数次回望人
生时，他的脑海里可浮现出了黄鹤楼、寅阳门，还有中山公园的溜冰场、世界
之窗、拱桥、游船、天鹅和树影人声？

……… 二 ………

离中山公园不远，还有一座公园，因又一场胜利而得名——解放公园。
癸卯年初秋，我与同伴走过一条被法国梧桐树夹道装点的街道，进入解放

公园的2号门。空气中桂香浮动，湖对岸耸立的步月塔轮廓清晰，而近前的朦
胧光线中，有人正随着轻柔的乐曲起舞，似另一种暗香在夜色中浮动。

穿园区而过，我们从3号门出来，依然是法国梧桐树夹道而立的街景，细
长的灯条勾勒着高耸的树身，仿佛立体铺展的道道年轮，在夜色中连缀成一条
可抵达历史深处的时光通道。

是夜，行走其间的我，对百年间发生于此的风云激荡尚无深刻的了解，却
不由地在心底感叹，这是一条被悠长时光包浆的街道，有深潜醇厚的静穆之
气，让人心稳神定，步履从容。

回到南昌，翻寻相关的文字和影像资料，才知在这片土地积淀有历史的重
重光影，那静穆之气，是穿越无数疾风暴雨、激流漩涡之后蜕变而生。百年间，
有多少走过这里的人，和那夜的我一样对之并不知晓……

次日，与好友约在离解放公园不远的一家小店，点两样小吃，闲聊。小吃
之一是武汉人爱喝的鸡蛋米酒汤圆，只是鸡蛋被店家置换成了牛奶，添加红
枣、芝麻、葡萄干，有了时尚的丰盛气息。沿着这熟悉又陌生的味道，好友谈起
父亲和他喜欢的一味吃食。

她父亲在武汉度过一生，写字画画著文，心性淡泊不争，内有节操而守常，
中有傲骨而不骄。他的性格不像传说中武汉人的刚猛勇进，却是静穆醇厚之
风度。

她语调缓慢地讲述，每每饭后，母亲会给父亲递来一碗，碗中盛几枚小小
的酥京果。父亲用勺子轻轻将京果敲碎。酥京果是武汉汪玉霞的一样传统甜
点，别家也有卖，却不及他家的名气和口碑。在我的家乡，此物名雪枣，身形膨
大。小京果算得雪枣的微小版，金色表皮覆有白色糖粉，甜而不腻，内里是蜂
巢或网状白色内囊，咬之酥脆。好友父亲的吃法与众不同，他将京果细细敲
碎，以温水冲泡。稍等一会儿，她父亲一点一点，将这一碗连果带汤吃尽。

听来，像生活的仪式，悠长的呼吸，让人气稳神定的一次散步。
好友慢慢讲述时，我知道，她想念父亲了。至味，情中来。她会因为想念

父亲，而学着他的方式去品尝一枚小京果吗？话到嘴边，我收住了。真情的表
达最是无须刻意，若是情到深处，一切自然流淌，亦是不必与他人道的。

小京果、老桃酥、福饼、绿豆糕、桂花杂糖、叉烧酥、芝麻酥糖、葱油饼、锅
巴、寸金糖……好友说这些传统小吃，曾是她小时候在年节才能吃到的美食，
而今淹没在了缤纷多样、风味翻新的零食的汪洋中，成了需要被唤醒、被保护
的味蕾上的文化遗产。前晚，我和同伴在吉庆街寻找池莉笔下的市井风味，恰
从冠生园门前经过。这家有百年历史的老店，在众多的店铺中并不显眼，可我
知道，那些吊牌上熟悉的食物名，联通着武汉人，尤其是老一辈武汉人的情感
记忆。

不知不觉，我也到了怀旧的年纪，更易与静穆醇厚的人、事亲和。
与好友说起走来的路上，在一条小街口遇见的一位老人。他推车售卖菱

角、莲蓬和马蹄，让我驻足的，是他车上有个用树枝做的装置架，架上琳琅满
目，丰富得很：三个形态、大小不一的鸟巢，内有鸟蛋，是他从树上摘下的。其
中一个是“吊巢”，内里装有一只鸟儿，是他用泡沫做的，鸟身下有一枚鸟蛋，鹌
鹑蛋，被他用画笔涂上了大大的蓝眼睛，蓝得像星空的颜色。还有风干的蜻
蜓、知了、蜜蜂，栖息在树枝上。两只同样用泡沫做的白鹭，双喙间嵌一粒莲
子，仿佛在嬉戏啄食。他告诉我，等柿子出来的时节，是他的小车最好看的时
段。

老人说，他和老伴推着两架小车售卖时令鲜果，已有 20 多年，衣食无
忧。两架小车在方圆 2 公里的范围内转悠，遥相呼应，不同的是，老伴的车
上没有这些装置，老人略带羞涩地笑着说，“属蛇的人是有那么点艺术细胞
的……”

来到江城短暂驻留的我，不承想在一条小街与老人偶遇，成为他一车独特
装置的欣赏者。交谈中，我能深深感知到他沉浸于自己喜欢之事，而从心底生
发出的快乐——他在局促的空间营造着属于自己的艺术王国。

拥有大江大湖、体量阔大的江城，每次短时逗留，不过在它微小的局部
转圜，却每每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于豪迈、刚猛、雄健的印象之外，忽
然间触摸、感受到这座城市柔软的部位、静穆的气息，有温情如涟漪悠悠浮
荡。这，亦是江河湖泽给予一座城市的馈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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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生于湖北，现为南昌市文
学艺术院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对花》《江风烈》，小说集
《请叫她天鹅》《与孔雀说话》《薇薇安曾来过》《羽毛》，散文集《纸
上万物浮现如初》《此生》《穿越历史的楚风》《接近风的深情表
达》等。曾获评屈原文艺奖“优秀人才奖”、湖北文学奖、林语堂
小说奖等荣誉。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
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
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艺术
史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
的书法风流》等数十部著作。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
清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十月》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
项。任《苏东坡》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大型纪
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
视奖项。


